
【一】
四十年分离的身影在走近
一万天熟悉的梦境在放飞
将一页一页尘封的日记
做成贺卡
把一叶一叶久违的春色
用碧绿点缀
往日同窗 相同年岁
天真相邀 相知相随
领着年轻的记忆
带着少年的回味
敞开蓬勃校园的心海
拥着异地鹏程的芳霏
从很久很久以前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
向今天走来了
我们 将默默无闻得热烈一次
我们 将平平凡凡得辉煌一回
在平静中 在渴望中
迎来崭新年轮的第一个太阳
迎来四十年来的第一次相会

【二】
打开遥迢的话题我们从
何处谈起
端起凝重的老酒我们心
已经沉醉
一万个太阳升升落落涛卷云舒
四百多个月亮潮起潮落
轮起轮回
难道说我们的学生时代你已经忘却
难道说遗忘了同桌的你小组的他
遗忘了班主任老师姓氏名谁
难道说我们真得匆匆一
别各奔东西形同陌路凉如冰水
不会啊不会啊我们不会
学生时代那是我们青春的根系哟
我们的千姿百态的身影
已经深深烙印在相同的
编码中同一堂作业内
使得我们今生谁也脱不开谁
谁也摆脱不了谁
让我们用真真切切的目光数一数
数一数那滚烫滚烫的烙印吧
看那青春的朝霞是怎样
燃烧平原的热土
是怎样催开黄土地的灿烂花蕊

【三】
那一杆残阳如血的心爱的木枪
那一顶春风扬柳的手编草帽
那一把广阔天地的沉重铁铣
那一个空洞无物的破旧书包
那一锅浑如泥汤的忆苦的坑水
那一筐又苦又涩的思甜的菜苗
那一个刘盐场学农的漆黑的雨夜
那一片英雄村学军的连绵的沙包
那访贫问苦聊堤口的烟薰的土炕
那野营拉练郭店屯湿透的棉袄
那高高井台上学工的千斤电杆
那杀声震天操场上溅冰的跑道
那母向庄农场堵涵洞刺骨的冰渣
那魏大庙拉耙归来疲惫的脚底血泡
那手表厂学工三十人的地铺
那平阴大桥工地运石的拼命奔跑
那批斗会杀声震天的恐怖现场
那样板戏演出的吹拉弹唱的美妙
现在想起来还是那麽得可爱
现在说起来还是那麽得可笑

【四】

那一丝丝 那一缕绿
那一幕幕 那一回回
那是多麽得一文不值啊
那是多麽得万分珍贵
那是我们用理想编织的甜酸苦辣
那是我们用天真构筑的东西南北
那就是我们可怜而又可爱的青春花季
那就是我们渺小而又高
大的少年丰碑
那是富有 那是清贫
那是丰厚 那是荒废
那是悲欢 那是离合
那是自豪 那是心碎
那是迷信 那是信仰
那是崇高 那是卑微
那是狂热 那是痴心
那是永恒 那是轮回
那是清醒 那是恶梦
那是真诚 那是虚伪
那是假恶丑
那是真善美
那是说不完的笑
那是流不尽的泪
那是春天的苦涩
那是严冬的甘美
那是回味里的忘却
那是忘却里的回味
那是成长 那是奉献
那是骄傲 那是悲催
那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那是肝胆相照无私无畏
那就是我 那就是你
那就是笑 那就是泪
那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就是天地造化涛走云飞
那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哟
那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五】
也许 我们抱怨出生得太晚了
不如出生在很久以前
不如出生在烽火连天的年岁
当一回成吉思汗
做一次英雄岳飞
当一个小兵张嘎
做一个鲁迅聂耳
学一回李向阳
挑一支游击队

打几场大战役
歼灭完日本鬼
也许 我们抱怨出生的太早了
不如生在万紫千红的今天
当一次小皇帝
做一个小宝贝
喝一回外国的奶粉
品一次肯德基的口味
上一回贵族学校
戴一枚名牌校徽
可惜我们生不逢时
可惜只能想入非非
该晴朗的时候却下起苦雨
该温暖的时候却朔风劲吹
该明媚的时候却扬起尘暴
该碧绿的时候却大雪纷飞
我们像失去方向的大雁
飞飞停停 进进退退
我们像失去门户的紫燕
盘旋寻找 有家难回
弄得月亮残缺 夕阳怨悔
弄得旅途艰辛 星辰疲惫
三年国民困难我们饿得皮包骨头
学校关闭停业我们流落在社会
计划生育 我们是先行者
上山下乡 我们是突击队
我们走过了下岗失业的沟沟坎坎
我们走过了工厂倒闭的路转峰回
我们历炼了商海大潮的险恶起伏
我们走过了借贷动迁的颤颤微微
在茫茫旅途上我们寻啊寻
在风口浪尖上我们追啊追
但是 我们有爹娘打造的铮铮铁骨
我们有毛泽东赐予的神经钢轨
我们走过了就无怨无悔
我们经历了就勇敢面对
我们活得是宝贵的自己
我们认定的就紧紧跟随
我们不信残冬赶不走
我们不信春风唤不回
我们要积蓄春天的能量
激活失去的绿荫和花蕊
我们要唤回青春和勇气
走进我们的青春备忘录
走进我们的青春领域之内啊
走进我们的青春领域之内

【六】
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

你是否记得毕业的那一天
我们默默的分手默默的流泪
从此以后每当想起那一个黄昏
我们的心中就雨雪纷飞
分手的时候我们没有数
码相机留下的彩色合影
没有通讯录 也没有离别的美酒聚会
只是恍惚惚茫茫然就迎着风雨上路
了
到广阔天地 到军营兵团
到工厂矿山 到荒山野岭
去接受冰悔霜欺雨打风吹
以至今天相见两手空空
只剩下鬓角霜发满脸皱纹
甚至见了眼前的同学忘记了姓氏名
谁
这能怪谁 这能怨谁
当年分手的场景
怎能补拍 怎能挂失
又怎能用金钱买回
我们只能在分手后的日子里
在中秋之夜 在爆竹除夕
在零零散散的小型聚会中
想起谁是谁 说起谁是谁
谁见过谁 谁忘了谁
谁还惦记着谁
谁又送走了谁
谁又思念着谁

【七】
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
我的弟兄 我的姊妹
让我们返回学生时代吧
让我们再回到自己熟悉的座位
让我们再背起破旧的书包
让我们再学一遍令人讨厌的英语词
汇
让我们再擦一次凸凹不平的黑板
让我们再和母亲要一次难凑的学费
让父亲再一次忘记我们到底在哪个
班级
让我们再疯疯颠颠捉迷藏
沾知了泡在河里一天不回
让我们再在饥饿中搞一次拉练吧
让我们再到操场扔铁饼
甩标枪参加运动会
让我们再把姓名歪歪倒倒写到课本
上
让我们再把母校的老院墙多摸上几

回
再把学工学农学军的如蚁的身影
用朝霞多描上几遍
再让我们用变声期的春风传呼
传呼我们恰同学少年风华
正茂指点江山的青春分贝

【八】
我们聚会 我们分手
我们分手 我们聚会
我们也还疲惫 我们也还轻松
我们已经轻松 我们已经疲惫

我们不相信什麽命运造化
我们迎接的是婴儿的朝阳少年的晨
晖
让我们高唱
我们要走就走在大路上
邀同桌的你听涛声依旧
掬洪湖水 望雁南飞
吟在水一方 叹枉凝眉
对了 让我们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喂 让我们合唱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吧
让我们高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啊
要不 让我们一起朗颂
青春万岁哟青春万岁

【九】
同学的微笑最甜
同学的真情最烫
同学的话语最真切
同学的祝福最芬芳
同学的故事如小草
同学的歌声如花香
同学的身影在天涯海角
同学的足迹是山高水长
同学的称谓其实很高
同学的精神接近霞光
同学的诺言永远不忘
同学的青春蒸蒸日上
同学的理想永不泯灭
同学的道路充满阳光
同学的心中沧桑奔涌
同学的眼底横扫苍凉
同学 同学 来吧 来吧
让护城河把我们的琴弦弹响
让新市场把我们的风景联网
让大码头传送我们的美梦
让老河沟拥抱我们的月亮
我的同学 我的美丽 我的吉祥
我的同学 我的光辉 我的形象
我的同学 我的姓名 我的圣洁
我的同学 我的明月 我的太阳
我的明月啊 我的姊妹
我的太阳啊 我的兄长
我的同学啊我的明月
我的同学啊 我的太阳
我的太阳 我的太阳
我的一路走来的我的
老同学老同学啊
我 的 年 轻 年 轻 的 太 阳 啊
我—的—太—阳
我—的—太—阳

注：第【九】章：
护城河即东昌湖的乳名
新市场即老城里的商场
大码头即古运河的港口
老河沟即北关河的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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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我的“家庭医生”
———记聊城脑科医院神经内科马维斌主任

颜世民

每当有人谈起“医患关系紧张”话题时，
我就会反驳：不会吧，我和很多医生都是朋
友，有的还成了我的 “家庭医生”，有什么病
呀灾的，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能咨询......

在朋友的惊讶和质疑中，我给他们讲了
我和我的“家庭医生”———脑科医院神经内
科马维斌主任的故事。

有一年，我的父亲因脑梗塞住了院，主
治大夫就是马主任。马主任医术高超和耐心、
细心的特点，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记
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这个无意的举动，真的派上了用场。
2014年 1月份的一天，我母亲突然头疼欲裂。
我带着她四处就诊，有的说是血压太高，有
的说是血管堵塞，这里输两天液、那里扎两
天针，十几天过去了，母亲的病情依然没有
好转。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我心急如焚。

偶然的一瞬，我想起了马主任，立刻就拨电
话，但又想：和人家又不熟悉，这样冒昧的
打电话行吗？电话通了，电话那头响起马主
任“疲倦”的声音：你好！我一问才知道：
他刚下夜班。我简单的说了下母亲的病情。
马主任说：好，你们现在过来吧，我马上回
医院。等我们到医院后，他已经在办公室等
了，很熟练的给我母亲做了肢体测试，又做
了几项简单的检查，就十分肯定的说：“没

什么事，是枕大神经疼。”开了几副药，母亲
的病就好了。

有段时间，母亲的血压非常不稳。有天
晚上 10点多，突然升高到 180多。去医院
吧，路又太远了，时间长了又怕出意外。犹
犹豫豫的给马主任发了个短信，没想到很快
就回复了,指导我们如何调整下药物。

从那以后，只要家人有什么不舒服的，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马主任。打个电话、发

个短信，就能咨询，马主任俨然成了我们的
“家庭医生”。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
美好的人间”。有时候我常想：现在医患关系
这么紧张，最根本的就是医患之间缺少信任。
如果每个医生都像马主任这样，把患者当亲
人、当朋友，当好群众的“家庭医生”，医患
关系还会这么紧张吗？

可能有人要说：你这算什么，人家让写
“感动故事”，你这既没有惊险的情节，也没
有泪下的桥段，都是些小事。不假！可如果
我们每名医生都把一点一滴的小事做好，就
能得到患者的认可和信任。

打住！来短信了！我刚才又向马主任咨
询了一下......

我 的 老 同 学
孙振春


